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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思想的形象显现

——解读聊斋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 聊斋有故事496篇，内容繁复，其中一些嬉笑人间的智者、沉着坚毅的勇者、坚决无畏的叛逆者、独立自主的经营者等女性形象，表现了作者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她们美丽、真挚、纯洁、坚毅，是人性美和心灵美的化身，她们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突出显现了封建社会道德观念下，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女性主义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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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戒》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妇者，伏也，伏于人也”，妇女完全是男子的附属物，受佛教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女人的肉体视为邪恶的东西，看作腐烂的臭皮囊，但又对妇女的外表美竭尽夸张描写之能事，又夸大女子的情欲和物欲，污其品性。

基于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往往从男性主权的角度出发，为中国妇女设定了两类理想的形象。

其一，贤妻良母。这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美谈，节妇烈女的牌坊都是父权制文化对这一类女性的接受、认可。但是，过分强调女性的母性职责、妻性职责，特别是这种母性职责、妻性职责又与“妇者，伏也”的第二性原则、与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结合在一起时，就严重地压抑女性作为人的更为丰富的生命需求，压抑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
其二，才女佳人。才女佳人的标准是“夫色期艳，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贞矣。”（吴震生《西青散记序之前》）这一类女性色相艳美，符合男性的感性需求；才气聪慧，符合才子们的精神共鸣需求；情感幽抑而不是热情奔放，品德贞洁而不是放纵不羁，对男权道德规范不构成任何挑战。这种理想女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来设置的，而不是按照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设置的。
蒲松龄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男人，他不可避免地会接受传统的思想，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其作品中的女子形象更多的恐怕还是传统观念下的女子，就如上述两类理想的女性，但在其小说《聊斋志异》中，确有一批超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女子，尽管多为花妖鬼狐的幻化，并不是现在社会的人，她们的才智、见识均在男人之上，大多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人生目标。这无疑表现了作者思想意识中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反叛，他把女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而不是男人的附庸品来塑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独立、平等的社会权利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进步的妇女观念的显现。

《聊斋志异》凡496篇，其中花妖狐魅幻化的女性，大多集真善美于一身，是纯美的人性与心灵的化身，被赋予了美丽、纯洁、善良、智慧、坚毅、情义等美德，通过对她们的赞美，形象地显现了作者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同时也显现了男性视角下的，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意识。

一、足愧须眉的智者。

（一）、嬉笑人间的婴宁。《婴宁》中的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女性，也是现实中的人。她是狐母所生，由鬼母抚养成人，她生长于幽谷之中，却也常入人世。她似乎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男女之防，长幼之序，进退之仪，因而王子服为之回眸一笑的纯真美丽而神魂颠倒。而当她无视当时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引来麻烦的时候，又显示了她熟知人世，聪明狡猾的一面。她轻施颦笑，设下陷阱，严惩恶霸，免除了灾祸，又显示了对男女之防的恪守。蒲松龄也自指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又“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从这个角度看，婴宁也好，蒲松龄也好，都只是对现实观念的超越、突破，而不是真正的脱出，因此在婴宁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种意识的显现，这一点在其为人们所熟知的“笑”的描写中更是典型。

通观全篇，婴宁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的爱花和善笑。她的笑天真娇憨，甚至狂放，却令人开怀。在她的笑声中，抹去了一切拘束，使人如沐春风，甚至于人们熟知的道德约束，在她的笑声中都被淡化了，以至于她传统观念极强的婆婆也为之无奈。婴宁面对现实社会的冷漠和道德禁锢的冷酷，以笑解之，无疑是极其聪明的。这固然与其生长于荒野、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关，恐怕更多的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是对令人窒息的伦理道德的禁锢的反动和自由生活的追求的异化表现。前面我们说过，婴宁表面上是一个天真纯洁，善良美丽的女孩，但从其行事上看，她其实对世事是有深刻的了解的，如她泣求王子服为母迁葬一节，蒲松龄就说：“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可以说，“笑”是婴宁的面纱，是其立足现实的工具，也是作者对现实社会观念的抨击手段，以此来表现对妇女的尊重，肯定妇女的地位。这应该是男子视角中女性主义的显现，认为她们并不弱于男子，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二）、足谋多智的小翠。小翠是其狐母为报答王侍御的救命之恩，送给王侍御的傻儿子做媳妇的。作为侍御的儿媳妇，她比公公更洞悉世事人情，利用世人对女子的成见，以嬉戏的方式，帮助公公击败政敌，保全了他的地位，充分展现了她超越常人，尤其是男人的聪慧。作者写了两件事，一是小翠在知道王给谏要谋害公公时，在公公王侍御睡下后，装扮成吏部尚书的样子，故作走错门，到王侍御政敌王给谏家，大声说：“我要访的是御史王先生，怎么把我领到给谏王先生家了？”说完径直回家，且骗过了守门人。二是吏部尚书罢官后，王结谏乘机利用王侍御的错失，进行敲诈，小翠在王结谏上门拜访的时候，为自己的丈夫穿上龙袍、皇冠，故意让王结谏看到，而当王结谏向皇帝告发后，却因龙袍和皇冠不过是一些高梁杆、破包袱皮儿，王侍御的儿子也是个傻子，告密者受到了充军的惩处。 作者对小翠的塑造，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小翠的对比对象不仅是王结谏，也是其公公王侍御，两件事的结局应该是能让其公公满意的，而她却在事后遭到了公公的责骂。这种强烈的对比，正是作者基于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的批判，也是女性主义者要求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的精神的显现。

（三）、才高八斗的颜氏。颜氏是名士之女，从小受其父影响，饱读诗书，深谙科举之道，她父亲就曾感慨：我女儿是大学士，可惜不戴帽子。颜氏在父母离世后，因邻居牵线，看到书信漂亮的字体，嫁了个没有才华而且懦弱的丈夫，于是在丈夫科场失利后，以打赌的方式，用丈夫的名字出场，女扮男装，科场一路奏凯，而且官场上也政绩卓著，而其功成身退更是智慧的体现，毕竟一个女子是不可能一直男装，同时这对自己的丈夫也是大不敬的，所以她最后选择让位于丈夫，回去做一个贤良的妻子，即为家族赢得了荣誉，又保证了家庭的安定，可谓是现实条件下最明智的选择。尽管囿于社会现实思想的局限，颜氏的结局有着深刻的传统观念的痕迹，但在针对“女人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上，无疑是一种反叛，在她的身上，作者无意中显现了男女平等，甚至女子强于男子的思想意识。

二、沉着坚毅的勇者。
（一）、沉着冷静的庚娘。庚娘作为太守的女儿，世家弟子的妻子，在蒲松龄的笔下却丝毫没有人们通常看到的骄气，她观察仔细，遇事沉着冷静，能迅速对事件做出准确的判断，了解人性的弱点并善于加以利用。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叙述的就一件事，战乱逃亡路途中，庚娘一家碰上王十八一家，王十八要求同行，庚娘发现王十八有不轨意图，便警告丈夫，当一起乘船逃难时，又发现王十八与船家相熟，就更加警惕，但由于丈夫的轻信，终至全家遇害。而庚娘有所警惕，当事情发生后，极其镇静，并利用王十八想得到她的心里，巧施计策，终于杀死凶手，不但报了仇，还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作者认为，在大变故面前，被淫乱的女性可以活着，贞洁的女性只能死。而庚娘却做到了在谈笑之间，既保全了自身的清白，又惩治了恶人，张扬了正气。作者在这个故事中，实际上是用庚娘与其丈夫做了一个精彩的对比，以此颂扬了庚娘这一类女子的聪慧，遭遇突发事件时的沉着冷静，迅速的判断、决断的能力。从深层意义上说，应该是对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意识上对妇女评判的否定，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形象表现。

（二）、坚毅果决的商三官。孝女为父报仇，本就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故事，蒲松龄在《商三官》中，通过一个普通的报仇故事，透出了强烈的突破传统观念的信息。在商三官将嫁之际，其父亲惨遭恶霸杀害， 其兄告官后，一年多没有结果，在对官府彻底失望的情况下，商三官毅然做出决定，要另找为父报仇的途径。于是她说服兄长，埋葬父亲，在母亲允婚的时候，据理力争，说服夫家，推掉婚期，并投身下贱，女扮男装，托身戏班，充任戏子，借为仇人庆寿的机会，终于亲手替父报仇。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女子应该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而一个家庭中，父亲去世，长兄为父，即一家之主。商三官身为女子，果断地替兄长做出抉择，坚拒母亲亲允的婚事，甚至甘居下贱，这无疑是对传统思想的反叛，是作者女性主义思想或者说理想的反映。

三、坚决无畏的叛逆者
（一）、思想前卫的花姑子。花姑子是一个香獐精，其父曾得安幼舆的救助，在安幼舆山中迷路，巧遇章老时，对花姑子可谓是一见钟情的，并主动表示了感情，而花姑子并没有允诺，她并非不喜欢安幼舆，而是对自己的将来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她谎称报恩，以身相许，尽管遭到父亲的责骂，值得注意的是其父并不反对她与安幼舆的结合，所反对的不过是她没有媒妁的婚前性行为，她仍然为安幼舆生下了儿子。而但她一旦发现婚姻会使得爱情化为亲情，成为自由的拘束（也许是其成仙的障碍）时，毅然放弃爱情，成为一个常人眼中罕见的薄幸者，抛家离子而去。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或者说现代社会中，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她是个无情者，儿子尚且可以离弃，何况是爱情？正是她的这种无情，表现了妇女对独立人生的理想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实现的追求，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既是对社会上常见的男子对女子薄幸行为的抨击和嘲讽，也是其女性主义思想意识的一种另类的反映。

（二）、蔑视传统道德的侠女。贫穷的顾生与母亲一起生活，邻家是一对更为贫穷的母女，顾生发现其少女“艳若桃李而冷如冰霜”，顾母出于对她们的怜爱，恐怕也是因为自家贫穷，无力娶媳，与顾生商量，两家合一家，也好照顾少女的母亲。虽然母亲同意了，但是少女却坚决不同意，尽管少女没有同意婚事，但对顾家非常友好，顾母生病，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同时顾生也尽心照顾她们一家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之间应该是有了感情的，所以少女主动与顾生幽会，并为之生下儿子，这连顾母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异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顾私于我儿！”故事的结局给出了答案，少女是为父报仇而隐居的大司马的女儿，为报答顾生对母亲的照顾，而顾家贫穷，无力娶妻，决定为顾家生个儿子传宗接代。要注意的是，她是大司马的女儿，不可能不明了传统的道德婚姻观念，那么她的做为实际上就是一种相对与当时社会来说，极其进步的婚姻观念，就如她对顾生所说：“提汲焉，枕席焉，非妇伊何也？业夫妇矣，何必复言嫁娶乎？”这在当时讲究贞节、讲究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终身大事”的社会中，这种婚姻观无疑是极其解放的。蒲松龄在这篇小说中，侠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平等，自主的婚姻观念，尽管是用报恩这一传统小说的模式，仍然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意识。

四、独立自主的经营者
（一）、劳动致富的黄英。陶氏姊弟以种菊、卖菊为生，自命清高的马子才嗤之以鼻，认为“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反驳马子才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 黄英坚持把种花卖花当成事业做，大张旗鼓卖花，从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住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可谓劳动致富。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可他不能忍受黄英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黄英用古代文人用以比喻清高的菊花致富心安理得，她批评了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宣言要改变马子才“祝穷”传统，结果马子才只好认输，认同了她的商业行为。 

（二）、经营有道的赵小二。“绝慧美”的女子赵小二。小二是一个成功的女经营者：为人灵巧，经营才能超过男子。她开琉璃厂，生产的灯样子新颖，价格高却很容易卖。几年功夫，富甲一方。小二对工人管理很严格，她的工场几百工人，没一个吃闲饭的。她对来往帐目和工人劳动，五天检查一次，自己拿着帐本，丈夫点名，干活卖力的工人受到奖励，偷懒的工人罚跪。小二的工厂五天一检查，检查这天休息，夫妻饮酒取乐，让奴仆们唱俚曲。小二对工人的奖励总是超过他的功劳。小二是个富有活力的新型资产者，是管理高手，懂市场，知道把握顾客的猎奇心理，掌握市场。
黄英、小二摒弃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女性模式，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

《聊斋志异》的内容极为繁复，而其中的女性形象，以各自不同的处境、遭遇和气质的描述，使之成为不同的思想的符号、精神的象征、情感的代表，在她们的身上表现了形态美、智慧美、人性美和心灵美等传统的美德。蒲松龄是生活在传统道德观念对社会思想禁锢极其严厉的时代，又是新思想思潮涌起的时代，他对陈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深恶痛绝，却又无力去改变现状，从思想上说，他是极为困惑和痛苦的，一是身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二是不满现实的社会思想状况，又无法解决。所以采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妇女地位问题的看法，尽管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依然是男性角度下的，解放妇女的思想，是一种模糊的意识，是建立于传统文人对妇女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理念，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蒲松龄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作者反对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要求从女性出发的平等自主的进步婚姻观，这无疑是对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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